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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金鼎发现了

城子崖遗址

梁思永在《龙山文化——— 中国
文明的史前期之一》文中，简述了

“龙山文化”一名的来历，他说，“龙
山文化之存在的证据，最初是吴金
鼎在1928年春所发现而提出来的。
在当地叫做城子崖的台地的西面断
崖上，暴露着一个完整的文化层。在
这里这位发现者掘出了与石器骨器
共存的，薄胎而带黑色光泽的陶片。
被这个文化遗物部分地堆成的城子
崖，是山东省历城县东75华里的一
条小河的东岸上，正对着小小的龙
山镇。因此，龙山这个名字就作了所
发现的文化的称谓”。“龙山文化”之
名由此而来。

1935年，梁思永发表《小屯、龙
山与仰韶》一文，对三种不同地区文
化形态的关系进行透彻、科学，符合
历史逻辑推论的分析。他认为龙山
文化最早期的时代，比仰韶时期的
彩陶文化的时代早，而龙山文化与
殷墟遗址小屯文化不是衔接的，但
殷墟遗址小屯文化是由龙山文化承
继得来，而其余文化则是在黄河下
游比龙山晚的文化。梁思永这些对
龙山文化的论断在当时影响至大，
至今为考古学界推崇。

1904年10月7日，梁思永在中国
澳门出生，他是梁启超先生次子。
1923年毕业于清华学校留美预备
班，本计划当年即赴美留学，但5月7
日与长兄梁思成在北京被汽车轧
伤，耽误行程，伤愈第二年乘坐邮轮
踏上美利坚国土，后入哈佛大学研
究院学习考古和人类学。留美期间
参与美洲印第安人古代遗址的发
掘，其父梁启超曾自豪地宣布儿子
是“中国第一位专门考古学者”，此
话无谬。

1927年梁思永应父亲要求，曾
短暂回国跟随考古学家、“有中国考
古之父”誉称的李济先生到山西省
夏县西阴村发掘，并受邀在清华大
学研究院担任助教，次年返美继续
深造。1929年1月梁启超病逝，当时
梁思永刚到美不久，未能返国吊唁。
1930年夏，梁思永获得哈佛大学硕
士学位，归国后入“中央研究院历史
语言研究所”工作。

随即梁思永便参加由“中研院
史语所”发起的“东北考古计划”，先
后在黑龙江发掘昂昂溪遗址，在热
河完成中国人第一次系统的东北考
古调查。其后到河南安阳参加小屯
殷墟遗址发掘并主持后冈遗址发
掘。1931年秋，赶赴山东参加龙山城
子崖遗址的第二次发掘。

说到龙山文化，就不能不提城
子崖遗址的发现与确定者吴金鼎。
吴金鼎1901年出生于山东安丘一个
耕读之家，世代务农，却崇学上进，
到吴金鼎这代家中四男均考入大
学，四女全都至少读完初中。吴金鼎
1919年考进齐鲁大学文理学院社会

历史学系，后留校任教，1926年考进
清华学校研究院，读人类学，后专业
师从李济先生学习考古学。一年后
返回母校继续任教，并开始对济南
周边的历史遗迹进行考察，其中
1927年到1928年两年时间对平陵城
以及附近的城子崖进行了六次有目
的的考察，并基本确定城子崖为重
要历史遗址。

当时齐鲁大学尚不具备独立考
古资质和发掘条件要求，吴金鼎把
自己的发现告诉了导师李济。此时
李济领导的“史语所”考古组在安阳
殷墟的发掘受到中原大战影响而停
止，收到学生提供的消息，立即与傅
斯年等人商量，并联合成立“山东古
迹研究会”，对城子崖遗址进行有秩
序的发掘。傅斯年任委员长，李济为
主任，日常工作由已经被聘为“史语
所”助理研究员的吴金鼎负责，第一
次发掘之后吴金鼎被任命为驻山东
古迹研究会负责人，直到去英国留
学而去职。古迹会成立之后立即开
展田野工作，当时临近冬天，因此选
择在各方面条件比较便利的城子崖
开始。

第一次发掘为一个月，时间从
11月7日到12月7日，参加的人员是李
济、董作宾、郭宝钧、吴金鼎等六人。
采用的是考古层位学的方法，发现
城子崖台地的断崖上清晰可见的

“文化层”，这次发掘最有特点的出
土物是黑陶，其中的黑陶杯“黑如
漆、明如镜、薄如纸、硬如瓷，掂之飘
忽若无，敲击铮铮有声”。此后，经过
吴金鼎的整理，这些新发现文物展
现出龙山文化的总体面目。

第一次发掘艺术品的收获不如
早先的殷墟，但城子崖的发现对于
中国考古学的推进实在太重要了，
可以说是中国史前文化研究的一个
里程碑。1930年11月6日，山东古迹研
究会在山东大学工学院召开了城子
崖遗址新闻发布会，李济发表讲演，
对城子崖遗址的第一期发掘进行阶
段性总结，对出土的黑陶遗存在中
国史前文化研究上的重要意义给予
充分肯定。

梁思永提出统称为

“龙山文化”

有了第一阶段发掘成果的鼓
舞，山东古迹研究会随即于1931年
秋天开始了第二次发掘，时间是10
月9日至31日，这次带队的是梁思
永、吴金鼎两位年轻的考古学家以
及王湘等人。第一次发掘，因为李济
和董作宾知识结构的局限，以及在
相关考古发掘技术上的缺陷，发掘
工作存在一定短板。但是，作为留美
归来并掌握了现代考古知识与手段
的梁思永，已经完全突破传统考古
认知和方法，尤其在田野考古方面，
填补了李济、董作宾等老一代考古
学家留下的空隙。李济对梁思永在
这方面的贡献十分认可。他曾经这
样说：“梁君是一位有田野工作训练
的考古学家，并且对于东亚等考古
问题做过特别的研究。两年来他对

于考古组的组织上和方法上均有极
重要的贡献。”

梁思永对于城子崖遗址发掘
最大的贡献，在于他通过安阳殷墟
后冈遗址的发掘，出土了与城子崖
遗址下层文化相同的黑陶期遗物，
从而进行比照研究。他与吴金鼎舍
弃第一次发掘时的层位学，采用西
方最先进的科学考古方法——— 地
层学，参照殷墟后冈遗址文化堆积
不同土质、土色、包含物来划分文
化层，成功区别出不同时代的古文
化堆积，发现彩陶-黑陶-殷墟文化
遗存三者之间是以一定的顺序叠
压着的“三叠层”。陶器多为手制，
但轮制已经出现，这些陶器技艺精
湛、造型独特，遗憾的是制作工艺
已经失传。由出土的卜骨、筑版与
夯土分析，梁思永断定城子崖文化
与殷商文化为直接的传承关系，同
时又反衬对殷墟建筑遗址的重新
认识。城子崖遗址发掘首次发现以
磨光黑陶为显著特征的新石器时
代遗存，最初被称为“黑陶文化”，
后经梁思永提出统称为“龙山文
化”。

据记载，到了城子崖第二次发
掘后期，暴雨突至，雨水迅将几个已
经挖掘了一米多深的探坑全部灌
满。根据以往经验和办法是等待坑
水全部自然干涸后，才能继续发掘，
这样至少要等一个星期的时间。经
过商量，决定采用吴金鼎提出的建
议，借用村民的水桶将探坑中的水
排出，晾干，尽快重新发掘。梁思永、
吴金鼎亲自上阵，在齐腰的水中与
民工一起排水，保证了发掘工期按
时完成。此次挖掘，除去星期日休
息，实际工作20天，单日最多用工48
名，开挖探坑 4 5个，总面积达到
1520 . 8平方米，发掘古物共装60箱，
由龙山运至济南山东古迹研究会保
存。1932年3月，城子崖遗址第二次
发掘的古物由吴金鼎全部整理完
毕，发掘的结果再次证明安阳殷墟
遗址与城子崖遗址出土的黑陶文化
基本一路，证明梁思永在此前的推
论是正确的，也以极具说服力的数
据，纠正了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将
仰韶与龙山两种新石器时代文化混
在一起，错误得出“粗陶器要比着色
的陶器早”的结论。

中国第一位专门考古学者

和田野考古第一人

梁思永被其父梁启超称为“中
国第一位专门考古学者”，他的亲密
合作者吴金鼎则被后来考古学家称
之“田野考古第一人”。吴金鼎著作

《平陵访古记》于1930年《中央研究
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
四分册刊出，很生动地叙述了城子
崖的发现和调查的经过。两位年轻
考古学者的合作始于1931年春，他
们一起到安阳参加殷墟第四次发
掘。开始的时候，他们同在小屯发
掘，他们有共同发展的远景，于当年
4月16日离开小屯，分别向东西寻找
他们的理想之地。梁思永向东，选择
了后冈遗址，吴金鼎向西，选定了四
盘磨遗址，随即主持四盘磨遗址的
发掘。

这两个遗址虽然皆属殷墟遗址
部分，却因各自带领发掘团队，更能
体现他们对现代考古科学的认知程
度。到了秋天，两个人又为了共同目
标，一起从安阳殷墟来到济南龙山的
平陵城，对城子崖遗址进行第二次发
掘，在考古实践中结下很深的情谊。
1933年秋，吴金鼎受山东省政府派遣
到英国伦敦大学学习现代考古与人
类学，师从著名埃及考古学泰斗彼特
里教授，并在巴勒斯坦进行现场发
掘。他还到伦敦中央高等工业学校，
实习原始制作陶器的方法。87岁高龄
的彼特里教授盛赞自己的学生，“吴
先生确是一位田野工作的好手，虽不
英锐机警，但沉着谨慎，工作罕匹”。
和他一起发掘的阿拉伯工人，也都竖
起了大拇指，说吴金鼎是“顶好”的。
如果说梁思永是“中国第一位专门考
古学者”，那么吴金鼎就是“中国第二
位专门考古学者”。

1937年吴金鼎以论著《中国陶
器》，获得伦敦大学人类学(考古学)
博士学位，毫不夸张地说，吴金鼎是

“第一位获得人类学(考古学)博士学
位的中国人”。回国后，他先后在“中
研院史语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
带领团队在西南地区的四川、云南
从事考古调查，被誉为“中国西南地
区田野考古的奠基人”。抗战结束
后，吴金鼎毅然受邀回到母校齐鲁
大学，先后担任文、理学院院长、图
书馆馆长等多个职务，主持齐大国
学研究所工作，为齐大复员济南，重
铸辉煌出力巨多。

曾与吴金鼎在中研院史语所共
事多年的著名考古学家石璋如这样
评价自己的同事：“吴先生是龙山文
化的发现者，田野考古调查约20次，
所得遗址84处，发掘遗址26处，是带
女性员工田野考古的开端者，也是
田野考古的先锋。从山东的史前，到
河南的殷周，又到四川彭山的汉、云
南南诏大理的唐宋，以至成都琴台
的五代。时间上下数千年，地区纵横
数万里，涉猎经验之丰，文化贡献之
多，直到现在为止，在田野工作上来
说，有哪一个人能比得上他呢？称得
上田野考古第一人。”

1948年9月20日，吴金鼎因患胃
癌在济南病逝，年仅47岁。志达愿
高，出师未捷，令人惋惜。而他的挚
友和考古事业的同路人梁思永，
1949年后进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
所担任副所长，1954年4月2日因心脏
病突发，在北京逝世，享年也只有短
短的50岁。两位考古学英才，共同开
拓了影响世界的龙山文化发现、发
掘和传播事业，功莫大焉，书写一段
中国文化史的感人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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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金鼎与梁思永的
龙山文化之约

考古学界有论，吴金鼎发现了城子崖遗址，也是龙山文化的发现者，但命名乃至进一步
阐释论证龙山文化的重要性及其文化功能，则应归于梁思永的贡献。

梁思永主持第二次城子崖发掘时的合影，左一为梁思永，摄于1931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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